
第一章 田家食肆 

大周朝天安十五年，暮春時節，長長的岸邊人來人往，一派繁華熱鬧的景象。 

田習霏微微瞇眼，若有所思的看著眼前那湖波盪漾、輕風徐徐、楊柳青青、名動

盛京、堪比西湖美景的點翠湖！ 

午後陽光靜靜灑在湖面上，遊船在湖面上穿梭，好花好景，好個楊柳垂岸、繁花

似錦，若是在湖畔置張長桌，擺上烹飪用具，她現場做個全蟹宴再來個吃播，會

吸引多少觀看流量？ 

不要想了，她現在已經不是擁有四百萬訂閱的當紅吃播主了，她現在只是一間小

食肆店主的女兒，什麼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噹對她而言都已經是上輩子

的事，這裡手機、網路、平台，什麼都沒有！ 

兩年前她出了交通事故，醒來便在這大周朝，她也欲哭無淚、無語問蒼天了好一

陣子，直到認清事實就是她的魂魄穿來了，真回不去了，這才打起精神面對現實

過日子，也不再作回去的白日夢了。 

現在的她名叫田習霏，她爹叫田玉景，開了一間小食肆，父女倆原本在馨州生活，

她爹連繫上以前拜師學藝的同門師弟，說京城發展好，他有個空鋪面可以便宜租

給他們，他們家還有好幾間空房可以給他們住，一毛錢都不要，至於做生意需要

的疏果肉品供應商，他都有相熟的，他們只要人來京城就好，他會事先幫他們打

點得妥妥當當的，只要他們一來就可以開始做生意賺錢了，他舉自己為例，在京

城開了五年飯館，地買了，房子買了，還有三間鋪子哩，京城人就是好削，他們

的錢就是好賺！ 

她爹動心了，把十幾年來打拚好不容易置辦下來的麵館賣了，又把屋舍跟家裡一

切什物都賣了，帶了她來到京城要投靠師弟，父女兩人的心裡都作著在京城開始

新生活的美夢。 

沒想到，他們風塵僕僕來到京城，她爹那師弟卻得急病死了，家裡正在給他辦喪

事，她爹怎麼好上前去說師弟答應便宜租他店鋪，要給他們免費住云云，實在是

說不出口呀！ 

可是，京城居、大不易，賣掉麵館跟屋舍的錢根本不足以在京城再買屋舍和鋪面，

她爹無奈，只好租了鋪面打算先做生意，等將來攢了錢再說，幸好鋪子的格局是

前店後舍，後面有兩個比較大的房間和兩個小房間，格局方方正正的，連著一個

小院子，不必再另外租屋舍，她爹便寫了契，付了兩年租金，總算安定下來。 

他們的鋪子在吉祥坊，離坊門不遠，坊裡各式店鋪齊全，不管是要買筆墨紙硯、

衣帽布匹，或者胭脂水粉、珠寶玉石，應有盡有，各類酒茶湯水的食肆、飯館、

酒樓、客棧更是數也數不完。 

重點是，坊尾那高牆裡就是大名鼎鼎的大理寺，當初中人就是這麼對他們說的，

大理寺的爺們眾多，公廚一日只供一餐，便是中餐，早上趕著點卯的官爺肯定要

在路上買個早點吃，散衙後，沒成家的官爺也肯定要在外吃一吃再回家，如此一

來，他們一日只消做早晚兩趟生意就足夠回本啦，加上那公廚裡的廚娘手藝是公

認的普普通通，若是他們把早晚的生意做起來，午餐也能搶到公廚的生意也不一



定！ 

「霏兒！」 

「來啦！」聽見田玉景的喊叫，田習霏連忙收回思緒，把洗好的杯盤碗筷用大盆

子一裝拿進去。 

店裡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看個良辰吉日便可以開張做生意，父女倆正在合計要

賣什麼。 

他們以前是賣麵的，生意很不錯，可據那中人說，大理寺的官爺都很忙，往往散

衙了還在查案，延誤了回家休息的時間，早上匆匆忙忙起床趕著上衙，沒功夫坐

下來好好吃朝食，所以賣麵是不成的，必須是容易帶走且方便吃的東西。 

說起來，他們店鋪的位置其實是極好的呀，面對著湖光山色的點翠湖，這得天獨

厚、不要錢的天然美景就是最好的裝潢，要是開個咖啡館下午茶之類的，賣咖啡、

奶茶、甜點，生意肯定搶搶滾，可惜了，他們眼下沒那麼多資金可以搞氣氛裝潢，

而且以她爹一板一眼的性格肯定會駁回她的主意。 

想想也是，下午茶是有些不切實際，還是早點的生意保險，下午茶不是每天必須

的，早點卻是每天必須的，扣掉大理寺每旬一日的休沐，一個月至少有二十七天

的生意可以做。 

話說回來，這大理寺也算相當的不符合勞基法，一個月居然只休三天？ 

她爹說了，他們食肆的休假跟著大理寺走，所以了，她悲摧的一個月也只有三天

自由時間，這對前世是自由自媒體工作者的她來說相當考驗心志，不過也不怪她

爹，她明白她爹的想法，他們租了鋪舍已經差不多用完身邊的錢了，沒錢傍身是

相當沒有安全感的，她爹急著建立安全感她可以理解，因為她也是。 

前世她就是個財迷，爸媽是做南北貨的小生意，利潤微薄，但很努力的供她們四

姊妹上了大學，沒讓她們背學貸，她之所以會一腳跨進自媒體的領域也是想多賺

錢，上班族的死薪水實在存不了錢，圓不了她想買房孝敬父母的夢，所以她毅然

決然的離開了在機場禮品店上班的工作，投入了吃播主的行列，不只介紹哪裡有

好吃的，也示範如何煮，煮好再全部自己吃下去。 

沒想到她自然不造作的影片大受歡迎，她算是在這方面有天分吧，點閱越來越高，

訂閱也從破十萬到破一百萬、兩百萬、三百萬、四百萬！她成了名利雙收的小富

婆，朝買房之路順順當當的前進，正當有廠商找她合作，想開發屬於她品牌的飯

卷時，她不幸的車禍魂穿了…… 

「咱們就賣飯糰吧！」田玉景拍板定案。「可以帶著走又有飽足感，還能提前做

好，涼了也不怕。」 

田習霏瞪大眼睛。「爹呀，你沒走出去看看，坊裡坊外賣飯糰的至少有五家，賣

飯糰哪有競爭力？」 

田玉景摸摸下巴。「是嗎？那妳說要賣什麼？」 

她爹這人是有些一板一眼和莫名的大廚作派，但並非食古不化，還是很能接受新

想法的。 

穿來後，她幾次做了現代吃食，她爹都能接受，她爹問她怎麼會，她瞎掰說夢裡



夢見的就搗鼓看看，她爹也信了。 

在馨州時，她做的鹹酥雞在他們的麵館裡很受歡迎，點麵的幾乎都會點上一盤鹹

酥雞，給店裡增加不少營業額，因此她爹也挺看重她的意見。 

原主的廚藝普通，平常都是她爹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因此她也只能慢慢顯露廚藝，

一次做一點點才不會被看出破綻。 

經過這兩年的相處，她發現她爹其實廚藝精湛、深藏不露，奈何傷到了手骨，這

才力不從心，無法痛快淋漓的做菜，也才困在小麵館裡，無法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實在可惜。 

「爹，咱們就賣肉蛋吐司吧！」換她拍板定案。 

「肉蛋吐司？」田玉景揚眉。「妳做過的那個吐司？」 

田習霏點點頭。「就是那個吐司，裡頭夾片肉和煎蛋，再刷一層果醬，又甜又鹹，

迷死人了。」 

古代材料不齊全，她做不出真正的吐司來，但曾經搗鼓出了個七成像的給她爹品

嚐過，她爹說好吃。 

只不過，以前他們是在小城鎮的鄉下地方，那裡的百姓對新鮮東西接受度不高，

加上她做吐司的成本，賣便宜了不回本，賣貴了那裡的人不買單，她也就打消賣

吐司的想法，只偶爾做來自己吃，過過癮。 

「爹，京城人肯定消費能力高，對新玩意兒接受度也高，咱們賣新鮮東西才能吸

引他們嚐鮮，我有信心，只要吃過我做的肉蛋吐司，必定會成為回頭客。」 

而且吐司能夾的東西可多了，可以說是千變萬化，她每旬更新菜單，不怕客人吃

膩了。 

田玉景沉吟道：「肉蛋吐司也算簡單，可以現點現做，生意忙一點時咱們父女也

忙得過來，就先試試吧！」 

父女倆達成共識後，再整理整理鋪子，下午就趕忙去木匠那裡定製桌椅板凳，跟

著又去找鐵匠定製煎肉煎蛋的鐵板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種錢還是要

花的。 

「爹，我覺得咱們來京城是來對了。」田習霏步履輕快，走兩步跳三步，有時還

跳起來碰沿路的樹葉，嘴裡哼著小曲。 

「怎麼說？」田玉景還在懊惱自己太衝動行事，只聽師弟片面之詞就賣了攢下來

的家產來投奔，弄得現在得要從頭再來。 

田習霏淺笑說道：「這裡人文氣息重，我喜歡！」 

以前那裡是道地的鄉下地方，所有人都大字不識一個，早睡早起，沒啥消遣娛樂，

放眼望去，除了種田還是種田，太無趣了。 

現在就不同了，京城繁華熱鬧，一看就是個有趣的地方，一個不必日暮就上床睡

覺的地方。 

「人文氣息？」田玉景有時聽不明白女兒在說什麼，他隨口應道：「妳喜歡就好，

那咱們也不算白來了。」 

他只盼著在京城能幫女兒找個好對象，女兒姿容不凡，在小城鎮裡沒有配的上她



的男人，連他都覺得勉強給女兒婚配是一朵鮮花插在牛糞上，所以，縱然上門求

親的人不少，他也沒答應，導致女兒都十八歲，成了大齡女，他之所以會同意來

京城的原因之一也是要幫女兒找夫君，只是他沒跟女兒說。 

田習霏也很感激這一點，她爹沒把她隨便許人，不然她就要盲婚了啊。 

「爹，我想在京城找個天下第一的人來做我夫君，要是找不到這樣的人，我便不

嫁！」 

她也知道憑自己這小小食肆廚娘的身分，哪裡找的到天下第一的男人做她夫君，

她這麼說不過是拖延嫁人的時間罷了。 

她真心不想嫁人啊，這個時代的女人地位低微、沒有人權，尤其嫁做人婦之後，

只能一輩子為夫家做牛做馬，不斷的生孩子，她之前在鄉下看多了，深以為戒。 

田玉景看了女兒一眼。「不要說那種自己也不相信能做到的事，爹答應妳，不會

隨便將妳許人就是，一定會經過妳的同意。」 

「爹可不能食言而肥喲！一定要經過我的同意！」田習霏笑嘻嘻的說道：「不過，

若爹看上哪個娘子，不必經過我的同意，你喜歡就好，儘管娶回家吧！」 

「妳胡說什麼？」田玉景嚴厲斥道：「爹都什麼歲數的人了還娶什麼，也不怕笑

掉人家大牙。」 

田習霏勾住自家老爹的手臂，笑呵呵地道：「娶妻怎麼了？我爹還很帥啊，妥妥

的型男，有成熟爺兒們的魅力。」 

她是真的覺得她爹很帥，年輕時一定更帥，可惜現在蓄了大鬍子把臉都遮住了，

讓他剃乾淨，他說什麼也不肯，像是不想被認出本來面貌似的。 

她爹說，她娘生下她就得急病死了，他一個人將她拉拔長大，他對女人沒興趣，

也不需要女人，只想幫她找到好歸宿。 

「什麼型男？」田玉景撇了撇唇。「不要說這些鬼話了，若是能早日幫妳找到如

意郎君，爹就阿彌陀佛，別無所求了。」 

 

 

蕭得驕瞬也不瞬的看著立在大理寺門口的木質古怪立牌，上頭寫著「田家食肆」

四個字，字體胖胖的十分古怪，但又有種可愛俏皮的感覺，是他從未看過的字體。 

朝廷三令五申不許百姓把垃圾倒在街道上影響市容，是哪個不長眼的把垃圾丟到

大理寺大門口來了？真真是膽大包天，亂丟垃圾便罷，還丟到大理寺門口，是擺

明了要跟官府做對嗎？ 

他抬起長腿，下意識就要把礙眼之物踢走。 

「等等！你要幹麼！」田習霏老遠就看見有人要朝她的落地立牌下毒腳，全力加

速跑了過來，張臂護住了立牌。 

這個很是文青的木質立牌是她找木匠定製的，POP 海報版的字體是她用毛筆一筆

一劃辛辛苦苦寫的，這幾天就擺在店門口當做活廣告，來往經過的人都會看上兩

眼，還會詢問兩句要賣什麼吃食，讓她很是得意，所以又做了個能懸掛的布面招

牌，寫上「田家食肆即將在此為您服務」等等，告訴大家開幕當天會有買一送一



的活動，藉機拉抬聲勢。 

不過，也不知道昨兒夜裡刮什麼怪風，居然把立牌一路從店門刮到了大理寺來，

害她找得好苦。 

「這妳的？」蕭得驕睥睨的看著正以可笑姿勢捍衛立牌的腦袋瓜兒，眉頭微皺地

道：「物品為何不好好保管，隨意棄置？」 

田習霏抬起頭來解釋道：「我沒有隨意棄置呀，是風把它吹到這裡來了！是說，

就算我隨意棄置又如何，礙著你了嗎？你幹麼要踢它，你有什麼權力踢它？它有

得罪你嗎？」 

四目相對，兩人均是一愣。 

原本俊男美女就會讓人驚豔，何況兩個人都是俊男美女，對進入眼簾的人自然更

會驚豔。 

田習霏抬眸看著眼前的男人，有些怔愣。 

長眉斜飛入鬢，形狀之好看，這一定不是繡眉的，加上鼻如懸膽，挺拔自然，這

也一定不是整型能整出來的，鳳眼凌厲、飽滿的唇型，身姿挺拔，俊朗又颯爽……

原來真有男人長得這麼好看啊，那睫毛也太長太濃密了吧，渾身的氣度不凡，身

上的靚藍色綾緞錦袍很襯他，頭戴玉冠，有股尊貴相，說他是王子也不為過…… 

同樣的，蕭得驕的心跳也險些漏跳了一拍，目光從田習霏小巧瑩亮的鵝蛋臉面上

輕輕掠過，雙眉修長上挑，鼻梁小巧高挺，朱唇皓齒，五官深刻有神，十分的精

緻大器，豆綠色布衣裙，套一件柳綠色小襖，裝扮看似小家碧玉，氣質與相貌卻

像是明珠蒙塵，那雙眼睛尤其特殊，跟星子似的，像會說話…… 

不過，他是什麼人？他可是蕭得驕，他是不會被美色給迷惑的，女人在他眼中也

只是人罷了。 

蕭得驕抱胸挑了挑唇，眼神幽深。「它確實礙到我了，阻擋了我要走的路，我將

它踢走也是合情合理。」 

田習霏很沒用，她被男色迷惑了，這會兒回過神來，用力清了清喉嚨才大聲說道：

「你一個大男人不會繞路走嗎？」 

這顯然是有些無理了，但現在不是講道理的時候，誰看見自己精心製作的寶貝被

人作勢要踢不會火大的？即便知道強詞奪理還是出口了。 

蕭得驕唇角微勾，皮笑肉不笑的挑了挑嘴角。「哪條律法規定大男人看到破板子

就得繞路走？」 

田習霏瞪眼。「它不是破板子！」 

蕭得驕神態不以為然。「我看它就是個破板子。」 

田習霏看著他的大長腿反唇相譏，「我看你才是破腿。」 

她知道她這樣算是人身攻擊了，那又怎樣？誰讓剛剛那隻腿想踢她的立牌。 

「破腿？」蕭得驕下意識看了自己腿一眼，冷冷道：「整個大周朝，還沒有人敢

這麼說。」 

田習霏嗤笑一聲。「哈，笑話！難道你問過整個大周朝的人了？你怎麼知道沒人

敢這麼說？你是什麼納粹不成？」 



蕭得驕目光深沉的看著她。「何謂那翠？」 

「納粹就是……」田習霏住了口，暗罵自己多嘴，跟他講這些幹麼？ 

這時，一個著男裝的長臉女子騎著白馬緩緩而來，白馬在她的控制下停了下來，

她俐落地翻身下馬，牽著馬，走了兩步到他們面前。「蕭少卿，有什麼事嗎？」 

大周律法，不得在街市縱馬，但大理寺的官員例外，他們擁有策馬入街市的特權，

因為常需要查案。 

「咳咳咳！」田習霏被自己口水嗆到了，她結結巴巴的瞪視著蕭得驕。「少、少

卿？你是大理寺少卿？」 

因為要做大理寺的生意，她特地惡補了下關於大理寺的知識，知道大理寺最大的

官是大理寺卿，第二大的官便是少卿了。 

然後，現在這個大理寺第二大官正在她的面前，而她剛才還在跟他嘰嘰歪歪、冷

嘲熱諷的，她這是妥妥的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呀！ 

蕭得驕斜睨她一眼，淡淡地道：「不錯，我是大理寺少卿，有問題嗎？」 

田習霏假笑，連連搖頭擺手。「沒問題，當然沒問題。」 

有問題的是她！居然跟大理寺的官爺鬥嘴，她還要不要做生意啊？食肆的生意還

要靠大理寺捧場哩，她這一來就留下了壞印象可不行，會被她爹唸死，要趕快補

救才行！ 

「妳剛剛好像說本官的腿是破腿？」蕭得驕掀了掀嘴角，皮笑肉不笑。 

田習霏腦子飛快的動起來，連忙睜眼說瞎話，「大人聽錯了！民女絕對沒有說！

如果民女有說，那一定是民女的腦子壞了，請大人盡量忽略、無視！」 

「是嗎？」蕭得驕瞇了瞇眼，眼裡閃爍著不明的光。「本官依稀記得，妳還說本

官有什麼權力踢那塊板子，原來本官身為正四品朝廷命官，連踢塊路邊板子的權

力都沒有，實在令本官震驚，原來本官如此卑微。」 

田習霏立即伏低做小陪笑道：「不知道大人是大理寺少卿，是民女見聞太淺，狗

眼不識泰山，居然斗膽跟您回嘴，請您大人有大量，原諒民女有眼無珠，這塊破

板子大人想踢就踢吧，被大人踢是它畢生的榮幸，請大人務必要高抬貴腳，踢踢

它，讓它享受片刻的光榮感，那它的一生也就圓滿了。」 

她都把自己貶低成狗，總可以了吧？ 

這一長串狗屁不通的話顯然在抱大腿、拍馬屁，可是蕭得驕發現自己竟然不覺得

反感，可能是目的太直接了，反而覺得有那麼一點點的可愛。 

白淺婼蹙眉。「蕭少卿，這姑娘到底在說什麼，你聽的懂嗎？」 

田習霏衝著白淺婼討好地笑道：「這位也是大理寺的官員嗎？我還以為女子不能

為官，原來大理寺有女官啊，還生得如此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叫民女好生敬佩。」 

白淺婼眉頭越蹙越深，蕭得驕卻莫名的想笑。 

人家生得好看，敬佩什麼？簡直是邏輯不通，虧她能臉不紅氣不喘的講出來，也

不怕咬到舌頭。 

「少卿大人，還等什麼呢？您快踢踢這塊破板子，好成就它身為板子的最大榮

耀……」田習霏一副恭順的模樣，真心誠意的說道……呃，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



真心誠意。 

「得了。」蕭得驕抿唇，目光在她臉上流轉一圈。「妳走吧！別再讓我看到這塊

板子。」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天生美顏真是很佔便宜，連他蕭得驕都忍不住多看了她兩

眼。 

不過，他不會在乎那區區皮相，比她美上十倍的國色天香他都不為所動了，何況

是她？他之所以會多看她兩眼是因為她巴結起來沒臉沒皮的，正常點的姑娘很難

做到，所以，他會有點關注是因為她的不、正、常。 

田習霏不知道自己在蕭得驕眼裡成了個不正常的女人，她滿眼感激的看著他。「是

是！一定！我保證大人絕對不會再看到這塊板子，可若是大人自己要經過我們鋪

子門口看到了它可不能怪在我頭上喲……告辭！」 

說完，田習霏抱著落地立牌迅速退場。 

白淺婼看著那抹飛快離去的窈窕身影搖頭。「真是個怪姑娘。」 

正確來說，是個長得過分漂亮的怪姑娘。 

她抬眼一看，見蕭得驕似乎並無反應，她也就放心了。 

她會在大理寺待上三年就是為了他，這個男人是她兩世為人唯一看的上眼的，不

然以她前世在華國堂堂首席法醫的身分，怎麼會願意屈就大理寺的小小仵作之職？

她得在這裡，才能近水樓台先「得驕」！ 

「進去吧！」 

兩人進了大理寺大堂，同為少卿的戴遠霆手持卷宗唉聲嘆氣。「又死姑娘了。」 

蕭得驕蹙眉。「哪裡發現？死者何人？」 

戴遠霆道：「在郊外雙連坡山腳下發現的，死者身分正在調查，但看驗屍報告，

八九不離十，一定又是牡丹連環殺人魔。」 

蕭得驕沒再說話。 

京城這一年來已經死了十六名姑娘，一個月至少會死一個，死因都是姦殺，而且

是極變態的先殺後姦，兇手除了在死者耳畔插上一朵牡丹，沒有留下任何犯案線

索，被他們內部稱為牡丹連環殺人魔。 

兇手遲遲無法緝拿歸案，又持續的死人，這表示了大理寺的無能，他們都壓力極

大。 

唯一的線索是，那些姑娘失蹤時都不是被強行擄走的，多半在白天就失蹤了，沒

有任何目擊證人看到她們被擄，她們失蹤的地方也沒有任何掙扎或打鬥的痕跡，

這表示她們極有可能是認識那兇手的，所以心甘情願的跟他走，兇手把人帶到僻

靜處做案，屍體被發現的地方都只是拋屍地點，找到線索的機會相對更低。 

究竟兇手是什麼人？為什麼那些姑娘都願意跟他走？遇害的姑娘裡有貴女，有小

戶人家的女兒，也有青樓姑娘，共通點是相貌秀麗、身材纖細，也就是說，兇手

只挑長得漂亮的姑娘，因為這個原因，京城裡稍有姿色的姑娘人人自危，沒姿色

的反而可以放心，因為兇手基本上對她們不屑一顧，算是無鹽女的另類福利？ 

「大夥兒知道嗎，前面有間田家食肆過兩天要開張了。」戴遠霆轉了個話題，興



沖沖的說道。「開幕當日買一送一，賣的早點叫那啥肉蛋吐司的，不知道是什麼

玩意兒，聽起來倒新鮮。」 

他平常就是大理寺有名的話嘮和八卦王，閒來無事就愛嗑些京城裡的風流韻事，

對高門裡的宅鬥如數家珍，不去當說書先生可惜了。 

蕭得驕正沉思案件時，冷不防聽到「田家食肆」四個字，他修眉一挑。「在哪裡？」 

戴遠霆精神為之一振。「蕭少卿這是問我嗎？」 

蕭得驕點頭。 

這乾脆俐落的點頭對戴遠霆來說不啻是個莫大的鼓勵，要知道，蕭得驕這人心高

氣傲，實在不好相處，從來不參與他的八卦內容，今天竟會開金口，表示一定有

興趣，他可要趁此機會親近親近，能親近到蕭得驕，這是旁人求都求不來的機會。 

戴遠霆立即搬了張板凳到蕭得驕面前坐下，口沫橫飛的說道：「就在坊裡中段，

走過去不用三十步，蕭少卿有興趣的話，開幕當天咱們一塊過去嚐嚐鮮如何？」 

蕭得驕搖頭。「沒興趣。」 

戴遠霆一愣，但他不死心，再接再勵的說道：「蕭少卿，我跟你說，那食肆掌櫃

的女兒美得跟朵花似的，我都不知道怎麼形容了……」 

蕭得驕看了他一眼。「你已經形容了。」 

 


